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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
评论

内蒙古文联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 意 识 主 线 ，全 面 落 实 自 治 区 党 委

“1571”工作部署，创新打造以“村歌嘹
亮”内蒙古村歌大擂台为示范引领的“我
们的美好生活‘9+N’”新时代文明实践文
艺志愿服务模式。新时代文艺实践的根
脉在人民、灵魂在时代、生命力根植于现
实生活。“村歌嘹亮”正是响应这一理念的
生动实践。活动汇聚原创村歌 31首，经
现场展演评出《盛世那达慕》《Welcome
to 西乌》《敕勒川上幸福的歌》等“最美村
歌”和《幸福恼包步步高》《牛铃摇开幸福
门》等“优秀村歌”，这些歌曲紧扣乡村振
兴、民族团结、文化传承的时代命题，充分
彰显了新大众文艺在内蒙古大地蓬勃生
长的生命力。

扎根烟火乡土 唱响嘹亮村歌

“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
所有展演曲目均是各盟市推荐贴合乡村
牧区生活、承载时代变迁的原创村歌。《敕
勒川上幸福的歌》融草原风情与新时代乡
村图景于一体，一边是牧马牛羊的敕勒川
古韵，一边是光伏产业、直播助农、算力集
群等现代发展业态，唱响乡村振兴的幸福
欢歌。《兴安四季美》以春夏秋冬铺展兴安
岭风光，杜鹃、枫林、落雪、不冻河依次入
词，把兴安故土比作母亲眼眸，绘就大兴
安岭四季如画的动人画卷。

为保障大众创作的专业性与完整性，
内蒙古文联推行“点对点”文艺志愿服务模
式，选派优秀文艺工作者下沉基层、扎根乡
土，以专业能力赋能大众原创，淬炼质朴乡
音、升华民间创作。活动特设农牧民赛道，
对优秀作品《这片阴凉》《咱老百姓》《牧民
歌唱共产党》进行展演。这些由农牧民创
作传唱的村歌，语言直白纯粹、旋律朗朗上
口，让普通农牧民成为家乡文化的代言人，
完美诠释了新大众文艺“让创作回归人民、

扎根生活、贴近烟火”的核心主旨，持续激
活基层文艺内生创作动力。

绘就融合之美 共筑精神家园

“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
的大批原创作品成为诠释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鲜活的艺术载体。依托全民
参与、贴近日常的独特优势，新大众文艺
将民族团结宏大叙事转化为群众听得懂、
愿意唱、能共情的生活化表达。本次活动
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乡土旋律同台唱
响，构筑起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草原题材村歌深度融合民族文化，凝
聚内蒙古人民的文化认同与家国情怀。
《盛世那达慕》以蒙古族传统节日为引，少
年合唱氛围感十足，歌词勾勒出搏克、赛
马、射箭的盛会，清亮歌声唱出内蒙古的
豪迈，尽显新时代少年蓬勃朝气；《彩虹之
下》以济沁河、大兴安岭铺展鄂温克乡野
风光，融入桦皮船、兽皮衣等民族元素，书
写鄂温克族人奔赴新生活的热忱；《美丽
的尼尔基之夏》扎根达斡尔族文化根脉，
勾勒莫力达瓦家园图景，将民族文化与赤
诚乡愁娓娓道来。

边境题材村歌聚焦边疆热土，展现
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戍边的风采。
《遥远的戈壁塔木素布拉格》用戈壁群
山、蒙古包、炊烟铺展边疆牧区画卷，具
象呈现边境各族群众相依相伴、携手护
边的真挚情谊；《相聚二连浩特》立足中
蒙边境口岸城市，融合古驼道、国门、中
欧班列等意象，串联丝路历史与新时代
口岸风貌，诉说边城交融开放之美，以昂

扬曲调邀约八
方来客。

沿 黄 农 耕
题材村歌放眼
黄河流域沃土，
书写各族人民

携手耕耘、实干奋进的故事。《中国粮》曲
调豪迈大气，以麦穗、金粮勾勒丰收图景，
道出“有粮天下安”的深刻内涵，将粮食丰
收与家国安宁紧密联结；《一溜溜顺风到
陕坝》，方言小调欢快鲜活，春风繁花、乡
味烟火铺满词曲，地道乡音亲切质朴，满
是河套大地的烟火暖意；《牛铃声摇开幸
福门》以京西牛村为底色，借牛铃、老屋、
山泉、篝火等乡土意象铺展塞北山野风
光，生动描摹乡村振兴带来的崭新面貌。

全场互动曲目《乌珠穆沁故乡》将活
动推向高潮，台上的乌兰牧骑演员与台下
的各族观众共同合唱，营造出全民共赞家
乡、同心共建内蒙古的热烈氛围，各族群
众在情感共鸣中凝聚家园认同、民族认
同、国家认同，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伴着乡土乡音浸润人心。

守护文化根脉 赓续时代精神

“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
立足丰厚的文化资源，以村歌为小切口，
以文艺为载体，守护传统文化根脉、弘扬
蒙古马精神。

本次大擂台的作品，将蒙古马精神具
象化、生活化、大众化。《白马》意境悠远，
男声三重唱以白鹭喻白马，赞美白马忠诚
吉祥的品格，将内蒙古人民守护家园、坚
韧奋进的精神融入旋律；《村里人家》曲风
轻快明朗，展现乡村振兴中百姓安居乐
业、和美富足的新生活。

“村歌嘹亮”坚持守正创新，厚植文化
自信。一方面，坚守文化根脉，留存地域
特色。本次参赛的村歌，将传统文化、地
域风物、生活变迁写入歌词，让本土文化
在大众创作中代代传承。《欢乐阿斯尔》承
袭元代雅乐中的宴乐形制，曲风悠扬开
阔，抒发对家乡故土、和美新时代的由衷
赞颂；《奈曼的风》曲风辽阔悠扬，蒙古语
说唱饱含故土深情，借西辽河水、诺恩吉

雅的故事，让内蒙古豪情随长风浩荡。另
一方面，坚持跨界融合、创新表达，曲目创
作融合流行编曲、现代器乐、轻量化曲风，
《Welcome to 西乌》词句温柔治愈，“让
我仰望你 浩瀚星空 感受你的心跳
让我依偎你 碧绿山河 沉醉在你怀
里”，满是治愈的草原烟火与浪漫风情；
《东河不是一条河》大屏回放南海芦苇、老
街早市等老城市井旧景，口风琴、吉他伴
奏舒缓，一句“东河不是一条河，这是我的
烟火人间”戳中人心，将游子对家乡绵长
的眷恋娓娓道来。以上作品充分彰显新
大众文艺创作形态融合化的时代特质，实
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
创新性发展。

从社会价值来看，“村歌嘹亮”超越了
单纯的展演意义，成为赋能乡村文化振
兴、优化基层治理、夯实文化强区根基的
重要抓手。村歌唤醒了村民的乡土归属
感、荣誉感与文化自信，滋养了勤劳向善、
团结和睦的文明乡风，让乡村牧区治理更
有温度、更具活力。《吉祥锡林郭勒》将草
原风光与蒙古马精神相融合，13位牧民
平日里忙着接羔、喂草、打理牧场，如今却
放下手里的活儿，只为把这首歌唱好。他
们用歌声编织一条联结人心的情感纽带，
以骏马雄姿展现新时代牧民精神面貌。

“村歌嘹亮”2026 内蒙古村歌大擂
台，是新大众文艺理论在内蒙古自治区
的实践范本。活动秉持着新大众文艺扎
根人民、全民共创的核心精神，以乡土乡
音搭建民族团结桥梁，弘扬蒙古马精神，
以守正创新的文艺实践为内蒙古文化强
区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基层活力与时代
动能。

辽阔内蒙古，歌声不息。一曲曲带着
泥土气息、草原风华的村歌，以文艺微光
汇聚成灿烂星河，书写着民族团结、和美
共生的崭新篇章。

河套女作家徐静，笔名书畅，其创作
的长篇小说《阳光下的陷阱》《黑局》（上、
下卷）选题立意独特，揭示当今社会中令
人谈之色变、危害甚广的现象——传销，
这需要胆识、眼光，更需要有强烈的社会
担当与责任感。

书畅在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阳光下
的陷阱》中写道：“在明媚的阳光下，传销
那张网像从天上掉下来的降落伞，很大很
大，很容易就把我罩住了，它裹得我好紧，
想要窒息死我，在它的陷阱中，逼我喘息，
这是个狠毒的猎人，它不是简单地想吃我
肉，它分明是在扼杀我，喝我的骨髓，榨干
我的油水，毁灭我的身体，让我彻底从地
球上消失。”

世间一切皆是流动的，无一静止。对
于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漂流一程的我们
来说，书畅在流动的生活中找到了自己应
有的位置和角色。当她面对众多因抵挡
不住传销的诱惑，而倾家荡产、妻离子散、
精神崩溃的同样漂泊的个体时，她的良知
告诉她，她有责任把这一切告诉世人，她
要用她的笔、她的文字去揭开这个阳光下

“美丽的陷阱”。
在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黑局》里，她

不惜用 65万字的篇幅，讲述传销触目惊
心的危害，其中有苦口婆心，更有大声疾
呼。她将这样一个宏大的叙事置于个人
体验之后，将私人话语与时代背景结合，
用理性、克制、朴实的现实主义手法，铺开
了正与邪、善与恶、美与丑的讲述，笔至深
处，触及灵魂。这里有变味的爱情，有形
形色色的人物；有丧尽天良，有见义勇为；
有幸灾乐祸，有相互关爱；有忘恩负义，有
患难与共……这里有恨，也有爱。在描述
一幕幕黑暗丑恶时，作者始终不忘给人以
光明和希望。正如泰戈尔所说：“你尽管

活成一束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助这束
光走出黑暗。”

书畅是一位文学爱好者，更是一位坚
定的探索者。她所探索的正是在当下社会
变革中的种种人生百态，这个主题充满了
挑战，而正是这种面对挑战的勇气，使她的
作品具备了应有的社会功能，从而也使她
从对文学本能的爱好中找到了文学的本真
——文以载道，文以传情，文以植德。因为
她知道，作家之所以是灵魂的工程师，其首
先必须具备对社会的良知和责任担当，其
次必须具备心系大众的艺术情怀。

关于情怀，鲁迅先生曾说：无穷的远
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好的文学作品，不仅要有一个好的主
题思想，还要有作者的审美追求、感情的
力量、语言的力量。

书畅在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阳光下
的陷阱》中深情地写道：“夜很快就过去了，
我一直在睁着眼等待天亮，等待光明和希
望。睁着眼的夜，第一次变得那么短暂。”

在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黑局》中，
她冷静地面对着这一切，“在林小妍努
力奋斗上位，当上大老总后，发现传销
的组织者、操纵者竟是自己苦苦等了 20
年的恋人，儿子林浩然的亲生父亲。在
爱情、亲情与犯罪之间，林小妍终于作
出了正确的选择，揭开了异地传销的罪
恶秘密。”

此时，作者不再是那个缓缓叙述故事
的旁观者，她在奋笔疾书，甚至是大声疾
呼：6年后，林小妍的儿子林浩然
在广州被拉入全新的传销组织

“云天下”，深受其害的林小妍无
法说服儿子放下传销，跪地大声
高呼“救救我的儿子吧！”

如果说书畅在她的第一部小

说中还是一个脉脉温情的以爱为主题的
讲述者，娓娓动听地讲述着一个变了味的
爱情故事；到了第二部小说，她进入到严
肃的自我审判中。此时的她，对生活的真
相有了一个逐渐解密的过程。

《黑局》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它触动了
人性的丑恶——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更
在于小说的叙事方式和她的文学性。作
为一部社会性、思想性很强的长篇小说，
文学性、艺术性是其血与肉、灵与魂的内
涵，作为文学作品中的“航空母舰”，它应
该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批判，而更该是一种
人性的美学呈现：人性的堕落、罪恶、诱
惑、惩罚等一切的异化，不是光有批判精
神就能说服人的，能够真正触动人的灵魂
的永远是文学性、艺术性，这种文学艺术
的感人之处，更多的是要通过文学艺术去
写出人性的复杂。这是由于现实生活中
人性的复杂性：既善又恶，非善非恶，而且
在这一切的善恶交替中，既有欺骗性，又
有世俗性，既让人同情，又让人憎恶，文学
作品只有深入地艺术地展现人性中的善
恶美丑、正邪中的美学呈现，才能给作品
带来思想性、社会性、文学性的张力，也才
会大大增强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和文学
功能。文学作品说到底是靠文学性、艺术
性去感人的，只有这样才会真正意义上通
过阅读的反思，深入理解作为普通人对造
恶抗恶的深度思考，因为读者会凭借着阅
读处理自己和他者、自我与世界、自我与
本我的各种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书

畅的小说就构成了一个象征性
的文本，因为她剑指人性中的善
恶，也指向了人的灵魂。

阅读是一种几乎再创造式的
体验，而观看影视剧则是一种沉浸
式的体验。

人来到这个世上，不是一定要看到什
么，而是一定要体验和觉悟什么。

独特的个性，是作家的立身之本，唯
有独特的视野、独特的选题、独特的表现
手法、独特的构思、独特的立意，其作品才
更有美学价值。

评论家南帆认为，长篇小说有两大
类型，一种是开阔而复杂的，一种是清
晰甚至是有点透明的，书畅的小说属于
前者。

著名作家王宏甲说：“没有感情就没
有真正的透明，感情会使人从失败中看到
奋斗，从污秽中看到纯洁，从丑陋中看到
美好，从侮辱中看到尊严。”他还说：“文学
艺术最大的社会作用是在钱财横行权势
霸道，人的精神流离失所的地方发挥拯救
人的作用。”

从这个角度看，书畅在文学创作的长
征路上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优秀的文学作品一定是思想性、艺
术性、观赏性的有机统一，凡经典作品必
然会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
一定是对个体、民族、国家的命运有着最
深刻的关切，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和担
当。书畅在努力通过她的作品印证着她
的文学追求。

写好中国故事，归根结底是要去思考
中国精神的内涵，扎根时代，表现时代，倾
听时代声音。作家必须与人民共情，与时
代共振，甘当人民的孺子牛，要有如鲁迅先
生所说的心系远方、心怀人民大众的艺术
情怀。

一段时期以来，一些文艺创作热衷于去
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主流化……

殊不知，一切的文艺创作，离开了社
会、离开了民族、离开了人民就失去了存
在的价值，“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文以载道文以载道 文以传情文以传情 文以植德文以植德
——论作家的艺术情怀与文学的社会功能

◎◎官亦鸣官亦鸣

《守望那片苍翠》是洋浴海的第5本诗集。洋浴海曾在乌拉盖工
作生活了 3年多，那是一片古老又神秘的草原，面对熟悉又陌生、遥
远又亲近的环境，诗人那颗在文学探索中走失已久的心，终于找到
了寄托。

工作之余，他以“蚯蚓”般独特的方式，重新造访那里的一草一木，
那里的山山水水，甚至“回忆着那座庙的宏伟和那些僧人的面庞的长
腿翁在湖蓝色的天空/和我们交流勒勒车走过的时光。”他以“羊或者
马或者牛的思维”，重新审视那曾经让他热血澎湃的历史和游牧文化
的风风雨雨，甚至“准备接近水边那对一雄一雌的骆驼”。于是，客体
乌拉盖解体后又重新组合成新的时空，“发黄的枸杞树落满乌拉盖的
新生活/旁边是赫格斯乌拉尘封的足迹/路过乌拉盖的鸿雁有自己的
家/出生在乌拉盖的蚂蚱没有了自己的归宿”。在他看来：“牛的一声
歌唱和狼的一声嚎叫/比城市火车的汽笛和的士的喇叭/更真切/更有
激情”。在他的眼里，草原的云“如同哲人的思想”或者是“异域飞来的
鸟”“天庭下的羊群牛群是冬季盛开的花朵”，甚至在写一座山的诗里，
不无动情地一声长啸：“风雪中的牛、羊、马和骆驼/还有叫作麋鹿的风
光/才是一座山”。在诗人“蚯蚓式”的探索和“牛、羊、马”式的思维中，
乌拉盖这片古老而又神奇的草原显然已经不仅仅是诗人工作生活的
物理时空了，而是被诗人审美取向击碎后，用他的情感重新构筑起来
的一个崭新的艺术空间，从诗人营造的意境和意象里，我们不仅领略
到了笼罩着感情色彩的乌拉盖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同时也让我们
感受到一个对草原带有特殊情感的人，对生他养他的草原的所思、所
想、所喜、所忧，他的担当，他的关怀，他的态度……这种情感就是乡
情，就是洋浴海的草原情结。

乡情是中国诗人、作家们永远无法割舍的情结，从古至今，任何时
候都是诗人们创作的主题。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乡愁》，将诗人的故乡
情结借“邮票”“船票”“坟茔”“海峡”等4个由小到大的意象，给我们留下
了永远无法抹去的乡愁。而洛夫的《边界望乡》:“雾正升起/我们在茫
然中勒马四顾/手掌开始生汗/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乱如风中乱
发更是快人炙口。”

洋浴海的乡情是草原情。然而他的草原情结不粘于现实，不粘于
历史，也不粘于普遍经验，而是在客观的基础上无比忠诚地忠于个体的
感受；忠于他蚯蚓一样、狼一样、牛羊马一样的感受。如:“天庭下的牛
群羊群是冬季盛开的花朵”，这是狼的感受。“新的草叶风尘仆仆/婀娜
多姿”“草丛中的色勒也吉河/石子上的舞蹈者”，这是牛羊马的感受
……这些感受不管是牛羊马的还是狼或是蚯蚓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游牧文化思维在诗人审美取向中的流动。于是，他便有了自己
的个性，有了自己的特点，有了自己的视角。清朝评论家袁枚有一句名
言:“为人，不可以有我，有我则自恃佷用之病多；作诗，不可以无我，无
我则剿袭敷衍之弊大。”（袁枚《随园诗话·卷七》）意思是说，做人“有我”
必然刚愎自用；作诗“无我”却要沦为人云亦云，鹦鹉学舌。“我”，即是诗
人特有的秉性、气质和审美取向，就是强调诗人自己的感悟。

他对于草原，不仅仅止于爱和赞美或批判，而是站在牛、羊、马角度
的思考和审视。他喜欢把生活的真实植入诗歌，与超现实的视角构筑
自己的艺术空间，以期产生一种看似荒诞其实让人引起联想的效果，把
自己有意无意地推向现代派的创作氛围。比如，他写草原的秋天，“谁
都知道翘首等待/一把刀/划开天蓝色的心事/种子和收成在羊群和草
山”；比如，“冬天虚拟的喜鹊和乌鸦/单脚站在一个树上/和我站在一起/
树上惟一的一枚叶子/和喜鹊或者乌鸦的另一只脚保持平衡”。

时代在进步，草原也在发生变化。当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在发展
的十字路口相遇时，他有些迷茫，甚至有点不知所措。“我匍匐在一个巨
大的叶片上/聆听阳光和风/想象人类无尽的幸福和莫名的痛苦/我在时
间里寻找远古的痕迹/在石头里提炼耀眼的光芒/尽管我们渺小不如一
粒尘埃/可是我们在羊群和牛群之间/在草原和高山之间/发现了怦然起
落的心跳/听见了祖宗的肺叶/和眼睛里光芒四射的声音。”面对“柴草、
牛粪和汽油的味道/炖肉、汲水的女人和QQ的味道/一起走进零下30
摄氏度的巴彦胡硕。”面对“草叶上只有汽油味弥漫”的草原，他心里充
满了矛盾。他怀念“哈拉盖图的鲫鱼无忧无虑/贺斯格乌拉的鸿雁上下
翻飞/宝格达山上的马鹿/在庄子的哲学里逍遥”，他怀念“一只棕红色的
小动物从我的诗行跑出/狍子在《蒙古源流》的字里行间嚎叫/一条金国
的壕堑横在面前/古人在草叶上飞跑”的长调，他担心“小径上的麻雀/故
乡的露珠/榆树叶上的涟漪/都是最后的贵族”……但是他又情不自禁
地由衷赞美“新的草叶风尘仆仆/婀娜多姿和现代风流造型/也挂在巴
彦胡硕街头/煤化工建设者和卡车司机/复制上帝生息的原形/乌拉盖已
经走出一部悲凉的史书/正在书写壮烈而又恢宏的诗篇”。

草原的历史与现实显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而诗人在两个世
界之间的徘徊惆怅，构成了他诗歌的两重性。回望，充满怀念；回身，满
怀激情与喜悦。这两个对立又相互吸引，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世界，搅得
诗人无法安宁，无法平静，他只好虔诚地忠于自己的感受，把那种复杂
的情感，忠实地倾注在他的诗歌里，构成其诗歌的丰厚底蕴。诗人所关
注的方向虽然指向过去，但其焦点却立足当下。这是因为诗人对传统
文化怀有深重的悲悯和沉重的热情，他的迷惘与徘徊正是这种悲悯与
热情爆发后的烟花，热烈中仍然有淡淡的忧伤。

在诗人“蚯蚓式”的探索和“牛、羊、马”式的思维中，这些叫作感悟
的思想流程，在诗中就是诗人的精神取向和人生潜在意义的形成过
程。不管是牛羊马的还是狼或是蚯蚓式的意象，都是诗人的表意之
象，也就是游牧文化思维在诗人审美取向中的灵
动。蚯蚓对于土地的依恋，那是生命对于赖以生存
环境的依存，土质、湿度、温度对于蚯蚓来说那是孩
子之于母亲的无法抉择。在牛、羊、马看来，辽阔的
草原、丰美的草场、鲜嫩的青草、清新的空气、清澈
的湖水就是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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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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